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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余年，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是处于世人惊叹

的连接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正如 布兹加林所言“：所

有的都不再是已习惯的，一切都在变化，社会在和旧的

思维陈规相剥离，但并未找到避免精神和物质上危机的
，

出路。 俄罗斯的教育也有大致如此的命运和历程。因

此今天描写这个国家的教育就如同描写一条奔流不息、

不断变化的河流一样，这意味着围绕着这个时期所写的

许多，在日后的不久就可能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重新审

视它们，用新的词汇去描述它们。

教育变革是现代世界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

础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最庞大、最基础的部分，

它不仅是现代国家保证公民接受教育权利、实现教育公

平的教育保障体系，同时也是为现代社会提供拥有一定

科学技术和劳动文明素质的基本劳动力的最重要渠道。

布兹加林：《俄罗斯过 页，北京：中国渡时期经济学》，第

经济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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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世纪中叶以来，基础教育改革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中的

主要阵地。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将其作为核心看待。原

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从原苏联到今天的俄罗斯，国民

正规教育体系基本上都是由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

等教育几部分构成的。而学前教育、普通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

和初、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基础教育的组成内容，从

二战以来的教育发展来看，几乎每每成为社会和教育改革中政府

和社会最为关注的对象，从而一直都处于改革的最前哨。

从比较 世纪教育的角度看， 年代以来的俄罗斯的基础教

育变革与发展，既是世界基础教育大变革的组成部分，它有着宏

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明变迁的背景，同时又有着自

己独特的历史，有着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的时代发展背景。因此，

在研究俄罗斯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到如下两个关系。

一、如何看待苏联时期教育与俄罗斯教育变革的关系

年，存在 余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解 个主体体了，由

个共和（其中包括 国、 个自治州、 个边疆区、 个自治区、

个州和两个联邦直辖市）、 个民族组成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

苏联的大部分主权和遗产，重新以国家主体的身份进入到现代世

界国家的行列中来。在短短十余年的迅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俄

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理念、社

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价值观念体系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

的巨大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同样经历

着社会急遽转型所生成的各种矛盾、冲突以及重新选择和定位的

阵痛。这种冲突和矛盾来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首

先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它的影响会辐射到经济制度和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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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选择，同样也会影响到对教育道路的选择。作为一种具有

自在的生成机制和运行规律的社会现象，俄罗斯的教育并不会因

为苏联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解体而使“苏联教育模式”完全消

解或消亡，但是，由于教育总是要受到政治和社会文化变化的影

响，因此教育方针、教育指导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理论乃至具

体的管理方式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待苏联教育向俄罗斯教育演进的过程，人们的评判存在着

种种可能的偏见。给这种转型以鲜明而又客观的定位或评价，这

是许多研究俄罗斯教育的人们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但在事实上，

不仅是国外的各方人士见仁见智，即使是其国内民众也是众口评

说，见地纷纭。真正中肯、客观的评价在哪里？是否真如俗语所

言“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尽管有种种政治压力与政治影响，苏联仍然创造了一种独一

无二的教育制度，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造就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文化革命，而全体人民则成了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之一，这

些事实是不应忽视的。令人遗憾的是，后苏联时期的许多学校改

革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苏联时期的）教育制度曾被迫屈从过的

那些政治压力上，而对种种好处视而不见。但苏维埃学校教育依

然是一个成就，不仅对俄罗斯文化而言，即便就整个世界文化而

言也是如此。”

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 世纪 年代出现的停滞期作出消极评

价时，不能不指出，这一时期它仍然能够创造出某种最起码的正

常的社会福利水平，它比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低，但在主要参数

方面（不仅包括食品消费，更包括保健服务、教育和文化的消费）

沙德里科夫：《俄罗斯联邦：教育的人本主义化》，载《教

育展 期。望》（中文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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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仍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 纪 年代

之间最领先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它证明了现实苏联社会主义也

取得了一定成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这样一种

情况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苏联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教

育、文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要比农业、工业基

础设施或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的差距要小。换言之，稳定的福利、

教育等经济目标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我国在教育、科

学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某些成绩，是与存在着一个有效的生活保

障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体系能够保证所谓的对未来的信念、

稳定的就业、最低工资保障、住房、休假、医疗服务和教育体

所有这些创造了某个支柱，它以可能使更多的人系 享受更体

面的高等教育为目标，并且力图使他们从事创造性活动。” 这是

我们评判俄罗斯教育模式转型过程中所应该看到的一面。

相对于苏联时期稳定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发展历程，在 世纪

年代中，俄罗斯社会在写满“不确定”字眼的空间里，时而保

守，时而激进，时而沉默，时而亢奋。政府如此，理论界如此，基

础教育改革乃至整个教育的改革也是如此，在一半清醒一半迷茫

之中，寻找着转型变革的出路。在教育研究领域，人们企图寻找

一种有别于苏联时代的教育，但文化特有的历史传承性却让他们

无法割断与那个时代的“一脉相承”，外壳可以随时换取，可是内

核却仍是一如既往地生长着！那是让国人曾自豪、让世人曾羡慕

的伟大成就。他们中也有人试图干脆利落地把西方现成教育模式

拿来，却发现那是在别人土地上结出来的果子 “橘逾淮则枳”。

有人（ 等）在研究俄罗斯 年代的“教育目的

布兹加林：《俄罗斯过渡时期 页，北京：中国经济学》，第

年经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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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发现，在当时国内教育科学文献中对“教育目的”这个概

念的定义竟达三十余种！一国“教育目的”之界定竟如此丰富多

彩，喜乎？忧乎？

尽管如此，新的俄罗斯依然有着独一无二的教育制度，这是

多轨而又系统的制度，它并没有完全抛弃苏联时代的教育模式，相

反，在教育体系上它基本保留了过去的结构模式。无庸讳言，在

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必然会对苏联时代的许多教育指导思

想产生怀疑，乃至产生推翻重建的愿望，必然会出现一种所谓“过

渡性”教育模式。作为一种转型文明的现象，这样一种“过渡性”

教育理应引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趣。对这一制度进行任何研究，都

必须深刻理解其精髓与基本特征，否则任何研究结果或改革建议

都可能产生始料不及的消极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到了今天，

俄罗斯教育制度已对世界敞开了大门，也很少有西方研究人员从

这一视角看待它，人们为调整改组俄罗斯教育制度而提出为数众

多的方案和建议，却没有哪一个方案或建议提出来是为了让人们

去关注其现有价值的。” 这样一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无疑与俄罗

斯国力的衰退有直接关系。

正因为俄罗斯的教育变革和发展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

因此，研究俄罗斯的教育，就必须坚持辨证的态度去解剖它，分

析它，尽量减少某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用人文的、宽容的

和理解的心态去看待他们的变化、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失败和成

功。尤其是分析俄罗斯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过程，既要充分肯

定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富有质量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教育制度和思

想体系，又要看到苏联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对个性和民主

沙德里科夫：《俄罗斯联邦：教育的人本主义化》，载《教

育展望》（中文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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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抑和排斥的缺陷。要辨证地认识苏联与俄罗斯两个时空范围

中其教育间的关系，而不能因为苏联的解体，便将苏联时期的优

秀教育思想和教育传统一并抹杀掉，当然也不能戴着意识形态的

有色眼镜来简单评价新俄罗斯教育道路的选择，以为苏联解体了，

其教育也便在政治上被资本主义“异化”或者“修正”了。对待苏

联解体后俄罗斯教育道路的选择，尚不能简单地论定。解体后的

俄罗斯教育的变革是进步还是退步，仅凭短短的十余年实践，显

然是无法作出最后结论的。从俄罗斯 世纪初的教育发展趋势来

看，俄罗斯教育的未来前景应该是明朗的、乐观的。

二、如何看待俄罗斯基础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背景变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教育必然要受传统的和变革中的政

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的影响，教育自在的变迁规律无法拒

斥政治和经济对它的外在的影响。因此，研究一国教育现象，必

然要建立在对其政治、经济形态及变迁脉络的研究基础之上。

同样，研究今天的俄罗斯基础教育，显然无法回避对俄罗斯

世纪 年社会的整体了解，尤其是研究 代以后的俄罗斯教育，

必须客观地把握它那游移不定的表面背后的真实的生命脉络，更

需要将它纳入宏观的动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背景中去

认识它，解剖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许多令世人

预料不到的变化。 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陷入政治动

荡、权力纷争之中；民族矛盾频生，民族积怨骤发；经济下滑，民

生困乏，社会产业结构失衡；文化事业仰仗传统底蕴而勉力维持

其文明水平，但传统价值观体系已然迸裂，新的社会主流信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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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尚未迅速建立起来。因此，整个 年代，俄罗斯几乎是一幅大

国凋敝的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教育改革之路可谓步履维艰。苏联

时期建立起来的庞大的高质量的国民教育体系，在失去其稳定的

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后，只能在苍白的变革

口号声中苦苦挣扎“。一度具有最高威信的俄罗斯教育和俄罗斯科

学继续毁灭性地跌落，而生活成功的标准越来越少地跟所受教育

的程度及其质量挂起钩来”。

年 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指出“：教育是指有

利于个人、社会、国家的有目的的教学教育过程。受教育是宪法

规定的俄罗斯联邦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与此同时，俄

罗斯联邦宣布教育领域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将教育的人道主义性

质、联邦统一的文化空间、教育的自由与多元化、教育管理的民

主化与自主性等，规定为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

但在事实上，这些法律规定的内容却往往流于口号。

“教育优先发展”作为政府兴教兴国的决心，在政治和经济局

势不良的现实背景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教育的优先发展、教

师的至高地位、学生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的现代化，都是需要

现实的物质条件保证的。事实上，俄罗斯拮据困顿的教育经费如

何能够保障其教育发展理想目标的实现呢？教师待遇的持续下滑，

使得教师职业变得毫无吸引力，这种实际呈现出的局面显然无法

实现“教育优先发展”的目标定位。

苏联时代的国民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水平虽然不能与美国相

提并论，但它还是比较充分地保证了苏联庞大的社会福利事业和

①王义高：《从致叶利钦的公开信看俄罗斯教育的现状》，载《外国教

（ ）。育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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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而最近十年的俄罗斯，却在经历着经

济之困、政治之困和信仰之困的同时，体验着教育变革和发展中

世纪 年代的体制之困、教师之困、学生之困。我们看到， 后

期，俄罗斯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了令国

人鼓舞的变化。教育上的变革决心与变革行动的距离也近了，这

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和教育变革的阵痛渐渐过去？

因此，无论是研究俄罗斯整个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总需要首

先把握这样一种现实的和历史的背景，在这种动态的发展着的背

景中才能寻找到其基础教育改革的真实形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无论其理论

体系还是制度体系，其各个层面、各个部分相互之间都是紧密相

连的，因此，研究俄罗斯的基础教育也离不开对其整个教育体系

和制度的了解。在分析其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联系到诸如

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其他与之紧密相关的教育组成部分。

在俄罗斯最近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中，最为彰显的该是教育管理

体制、办学体制、教学指导思想和教育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内容恰

恰都是指向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整体的，这些改革的指向和趋势显

然不能简单地定位于教育体系中的哪一部分、哪一个层级。教育管

理体制中分权化和民主化，办学体制中的市场化和非国有化，教学

指导思想中的个性化、人文化和人道化，教育结构的多层次化和多

元化，这些变化趋势均呈现于俄罗斯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而不

是仅体现于其中的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类型的教育。体现于基础教

育领域如此，体现于高等教育领域依然如此；反映于正规教育是这

世样，反映于非正规教育也是这样。 纪 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

背景，使俄罗斯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以一个整体的变革形象出现在世

人面前的。因此，在研究俄罗斯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倘仅仅拘囿于

基础教育层面，显然容易导致管状视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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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走向世俗：
俄罗斯公共教育的生成

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封建社会，我们

从来没有过文艺复兴。

普希金

你就是我的权杖！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

自由的俄语⋯⋯难以置信，说这样语言的民族不是一个

伟大的民族。

屠格涅夫

作为一个民族，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有着历经沧桑却一脉相承的教育发展历程。纵观俄罗斯

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说，俄罗斯的教育与其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发展一样，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的发展道路。

世纪俄罗斯教育的发展更是经历了发展的高峰和急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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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阵痛。

一、俄罗斯世俗教育的起源

俄罗斯的教育文明应上溯到古斯拉夫人的教育历史。久居俄

罗斯欧洲部分的东斯拉夫部族奠定了俄罗斯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基

。

在原始公社制度时，东斯拉夫人对儿童的教育具有原始民族

的特点。那时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儿童直接参与氏族公社的全部日

常生活以及适应其年龄的生产劳动来进行的。比如，参与各种劳

动活动的仪式、庆祝会和祭祀典礼等。他们首先学会的是与崇拜

大地、养育者、谷物、长者和祖先有关的仪式和习俗。

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公社公共所有的，公社需要培养能

秉持部落公共传统的新人。因此，儿童由公社共同养育，在

岁前由妇女养育，之后男孩由男人养育，女孩由妇女来培养。在

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出现类似青年之家的组织，其活动主要

是为儿童举行成年仪式或进入下一个年龄段做准备。

当一夫一妻制出现，儿童家庭教育就自然取代了公共教育。以

父亲为中心的家庭成为儿童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儿童在家

庭生活的熏染中习得生活技能、道德标准，而手工艺的学习是由

某些能工巧匠们传授的。公元 世纪，王公阶层出现了对其孩子

进行专门教育的教学活动，包括教授军事艺术。

世纪间，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公元 封建

王朝罗斯。这为生成自觉的教育活动组织建立了政治的基础。在

此后，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开始逐渐成为基辅大公国的国教，新

文化的引入为教育的发展又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公元 年，基辅

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基辅人受洗礼后开始建立教堂，并选择贵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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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神甫门下读书。 世纪末，在基辅的一个女修道院曾设立了

女学堂，教女孩子们阅读、书写、唱歌和缝纫。

世纪，基辅公国出现了许多手抄本读物，其内容多为

古代欧洲一些思想家的言论，也有一些基础性知识和普及性生活

常识。这个时期的手抄读物中，大多富有教育意义，包含了培养

儿童信教、孝敬父母等内容和长者的忠告以及对家长如何教育孩

子的建议劝言。

在这一时期，基辅公国为了培养神职人员和国家需要的有学

识的人，在修道院和教堂开设了一些带有宗教性质的学堂，但受

教育者大多是显贵人家的子弟，教育的阶级分化是明显的。普通

人家的子弟大多依然接受着家庭教育，而学习的内容无非是生产

和劳动需要的技能，但也有少数的孩子有幸在神职人员中的“蒙

师”那里学习阅读、书写和赞美歌。

蒙师早在 世纪出现在基辅公国，他们是在神职人员阶层中

生成的一个有学识的施教群体。他们在担任神职的同时，还利用

其他时间进行授学活动，赚取外快。教学地点一般在儿童的家中，

教授孩子简单的阅读和计算，受教者大多是一般家庭的孩子。

世纪，蒙师教学活动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当时主要的世俗化教

育教学形式。一个蒙师门下一般有 个孩子。这样的规模足可

以使蒙师的教学场所成为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后来的蒙师阶层

的构成有了变化，民间有学养的人也开始招收门徒，授业传道，他

们当中专职者和兼职者皆有。在俗世中进行教学活动的蒙师现象

自然有与教会冲突的地方，因为蒙师中的一些人是不信仰东正教

的，在其教学中自然有贬斥教会的内容出现。但对于教会而言，他

们也需要依赖蒙师阶层，毕竟宣扬正教的蒙师是大有人在的。

世纪，俄罗斯人与东部的蒙古鞑靼人进行了长期的争

斗，鞑靼人一度成为统治者，在战争的混乱中，文化和教育遭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世了许多挫折。 纪，俄罗斯逐渐统一，宗教和民间的教育活动

又逐渐活跃起来，除了修道院和教会以及王公政权建立书库、抄

书和办学方面的活动外，许多来自平民的有学养者也积极地进行

着在内容上有别于正教教育的教学活动，他们以异教运动所特有

的自由思想、人道主义和唯理论区别于教堂的教育。

在世界文明史上， 世纪后期和 世纪是值得大笔挥洒的时

代，现代文明开启于此。教育是文明的主旋律，因为它塑造着创

造 人。在那个时代，西欧国家大倡文艺复和演绎文明的主体

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沐浴着那里的人们。在

波罗的海东岸，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公国罗斯，此时虽已

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新风，但仍缺少一种文化社会运动的洗礼，

它的文化和教育依然显得封闭和落后。

世纪前半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波兰一立陶宛王

国的统治之下，天主教会利用这一时机，企图同化居住于这块土

地上的信仰东正教的人民。许多大地主接受了这种同化，把自己

的孩子送进波兰的学校。但对于大多数信仰东正教的百姓来说，他

们自然反对这种信仰的同化政策。许多中低下阶层的人民开展斗

争，以抗拒这种同化，建立了特殊的民族宗教组织 兄弟会，并

建立了与天主教学校相对立的兄弟会学校 年的里沃。出现于

夫学校是第一个乌克兰兄弟会学校，并拟订了学校的章程。作为

一个出色的教育文件，这份章程被其他兄弟会学校广泛借用。在

这份章程中，对学校的民主组织进行了规定：兄弟会的学校校长

和教师由兄弟会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同时兄弟会还要选举两个督

学作为学校的社会监督员，接受兄弟会的委托对学校的教育和教

学进行监督，并协调关系；学生家长须与校长签订合同，在合同

中规定彼此的责任和权利。章程还对教师的任职资格和素养作了

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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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会学校颇具现代教育的人本和人道精神，它是开放的，接

受各阶层的儿童入学，对孤儿实施免费教育。学校教学制度是严

谨的，教学过程的规范性在章程中都有反映。教学内容以语言习

得为主，斯拉夫语占主要地位，同时也讲授希腊语和拉丁语、语

法、修辞学、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以及音乐等基本知识。此

时，兄弟会学校教育的民主特点已有所显现。

世纪，特别是后半期，俄罗斯教育出现了大的进步。在这

一时期，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已经初显。这

意味着教育上的政治斗争公开化了，而这也恰恰证明教育已经是

一种受社会关注的活动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学校，不是由

教会创议建立的，而是由民间或政权倡议建立的。由于宗教学校

与世俗学校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的差异，自然使彼此之间形成

对立。世俗的学校力图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而东正教教会学

校则极力保持其宗教精神，激烈地反对教授拉丁语和语法、修辞

学、算术等世俗科学，而只要求诵读圣经。

世纪，西欧诸国早已完成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

型，而且工业革命也已经推动其社会发展的车轮飞快地转动起来。

而此时的俄罗斯还沉浸在封建帝国发展高峰期的陶醉中。 世纪

初，彼得一世在对外战争中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建立起俄罗斯

帝国。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巩固国防力量，彼得大帝在文化、科学

和技术领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出版刊物、报纸、译著，建

立科学院，开办首批世 年俗的国立学校。数学与航海学校于

在莫斯科开办，这是欧洲第一所实科学校。这所学校具有中等专

世纪前半期发挥了重要的作业教育的性质，它在 用。它每年招

名。学校开设包括收学生 名，有时多达 数学、天文、地理

以及其他一些专门学科和世 世纪初，政府曾试图建立俗科学。

国立 年政府给各教区发布了关于开办计算学校的普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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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计算学校，开设阅读、书命令， 年开办了 写、算术以及

代数、几何、三角等课程。除了开办世俗学校，在宗教改革的基

础上，政府对宗教学校也进行了改造，建立了初级主日学堂和神

学堂，课程中普遍设有普通教育的内容。此时的世俗教育具有贵

族倾向。由于此时的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大多数平民是无能

力也无权利进入为数不多的公共教育机构的。

到了 世纪中期，普通学校的等级性更为突显，为贵族子弟

开办的寄宿学校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士官学校是专门为贵族子弟

设立的具有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特点的学校。第一所士官学校于

年在彼得堡 年，总建立，分四个年级，每一个年级修业

修业年限为 年。在前半段时间里主要学习普通课程，包括

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在高年级开设专业课程。俄国 世纪

中期形成的等级教育制度具有以下特点：每一所学校都是为某一

特定的社会阶层培养人才的，各阶层学校的教学大纲是不同的。

年，在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

年）的直接参与下，在莫斯科开办了莫斯科

大学。大学附设两所文科中学（ ，一所面向封建贵

族阶层，一所面向农奴之外的各个阶层。文科中学以语言学习为

主要内容，开设俄语、拉丁语和一门外语，也开设数学和历史。

年，莫斯科大学又在喀山创办了另一所文科中学，其培养目标就

是为莫斯科大学输送生源。在 年间，莫斯科大学一直为该中学

提供教师、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设备。

莫斯科大学创办的文科中学对俄罗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

贡献，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是从这里跨入大学校门，继而走向名人

的殿堂。

年，在法国居住的俄罗斯著名教育家 别茨科伊（

）被叶卡捷琳 年他向叶氏提呈了娜二世招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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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儿童教育事业总体改革的报告。同年，该报告冠以《男

女青年教育的基本制度》一名，以法律形式公布。报告提出：俄

国必须通过建立寄宿的教育和教养机构为各阶层培养“新型的

人”；儿童应从 岁开始接受这些机构的教育，直至 岁；寄

宿学习期间应与周围隔离，避免受到平民的腐化影响。

作为一个受西欧文化长期熏染的启蒙思想家， 别茨科伊从

人道主义层面提出了教育的平民化思想。他认为，作为培养和塑

造“新型的人”的教育，应该人道地对待农民和公正地管理国家

的贵族阶层以及其他从事手工业、商业等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应该培养在寄宿制学校中就学的儿童具有劳动的兴趣和爱好，并

成为具有怜悯心、同情心的有教养的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

避免用强迫的方式，禁止体罚。可以说， 别茨科伊是俄罗斯现

代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为日后的俄罗斯公共基础教育

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俄罗斯公共教育的生成

世纪末，是俄国形成国家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时期。

年，在彼得堡建立国民学校委员会，但这是一个纯粹的官僚机构，

并没有非政府人士的参与。

年，俄国政府颁布了由该委员会制定的《俄国国民学校

章程》，这被看作是俄罗斯历史上国民公共基础教育的第一份法

规。该章程允许在城市开办二年制的初级国民学校和五年制的中

心国民学校，在县镇开办初级学校。中心学校开设阅读、计算、书

写、圣史、书法、图画、算术、历史、地理、语言、几何、物理、

自然史和建筑等课程。初级学校开设中心学校的低年级课程。国

民学校的物质保障和领导管理由社会救济厅负责。地方则直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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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当局管理。

所初级学校和中世纪末，俄国开办了到 心国民学校，学

生总计 万人，教师 人。显然，这样一个数目，对于这个地域

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教育需求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世纪末 世纪初，俄罗斯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与拿破

仑之间进行的规模巨大、影响也大的战争等。这些事件在动摇着

俄罗斯封建社会的铁板一样的制度。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按照

西方的模式，将国家管理体制 参议会改为负有各种行政使命

的各 年，国民教育部颁部，并于 年建立了国民教育部。

布《国民教育暂行章程》（又译为《公共教育的基本规定 ，第二

年又颁布了《大学附属学校章程》。这些文件规定了由四类学校构

成的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四类学校为教区学校、县立行政管区学

校、文科中学和大学。

教区学校可以在城乡所有教区设立。该类学校一是培养学生

升入县立学校，二是使下层平民阶层的孩子掌握一些宗教和读、

写、算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对这部分学校，当局不予拨款，其经

费主要靠社会救济厅募集的捐款维持。县立学校由于数量较少，其

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有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同时在地方税款中也有

拨付。文科中学每省一所，以主要中心学校为基础建立，修业年

限 年，受教者大多为贵族和官吏的子弟。文科中学所设课程较为

广泛，包括文法、语言、统计、哲学初级、文艺初级、数理、工艺

等，其中不设神学。文科学校的经费全部由国家承担，其原因不

言自明。国民学校委员会在 世纪 年代制定的教学方法被引入

学校，教师按照《国民学校教师指南》进行教学活动。在 年

的章程中，仍视教师为官吏，严格按照既成规章行事，教师的创

造性大受限制。

世纪中前期，俄罗斯出现比较明显的城市化迹象，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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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多，加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萌芽，使学校数量增长速度加快。

年，与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前夕，俄国共有 个省区，几乎每

一个省区都设立了文科学校、县立学校和初级教区学校。

这些新确立的学校制度，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其中来自法

国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如学区管理体制就是直接模仿法国的学

区管理制度而来。根据章程，俄国在教育行政上被划为莫斯科、喀

山等六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由学区中的大学负责管理。为此，还

在喀山等三个尚未有大学的学区开办了大学。在这种学区制管理

模式中，大学既是各区的教学和学术机构，同时又是教育管理机

关。这种行政与学术和教学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官僚体制得到

一定的改善。

在学区制管理系统中，从帝国政府到教区学校之间有着严格

的等级隶属关系。教区学校隶属县立学校派出的巡视员，县立中

学隶属文科中学校长，文科中学隶属所在学区的大学管理，而各

个大学则由帝国派出的大学区督学监督，六大学区督学直接向沙

皇帝国政府负责。由此确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公共教育行政管理体

制。

在这一时期，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宗教系统与世俗当局间既有严重的对立，也有相互利用的空间。宗

教学校的发展与普通学校对宗教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这种关系的发

展状况，当社会思想进入自由活跃期的时候，当局总会想起利用

宗教思想来统一和束缚它的蔓延。 年，国民教育部改为宗教

事务与国民教育部，并规定：依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将国民教育建

立在笃信宗教的基础上。这种变化一并反映在学校课程和教学内

容的设置上，所有学校一律开设“读经”课，禁止自然科学和自

由思想的讲授和传播。

年代，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起义世纪 和群众运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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